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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德国明斯特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张卫奇

在张卫奇教授看来，很多人将医
学简单地理解为治疗疾病的技术，这
并不全面，因为病人不仅仅需要医学
家，更需要医生；而医生对病人需要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
安慰”。 

回想当年的开学典礼，医学院院
长的一段话令张卫奇记忆犹新：大多
数学科只要经过学校考试就能毕业，

只有医学、教育和法律这三门学科例
外，必须经过国家考试（Staatsexsamen）
才能毕业。这是因为这三门学科的毕
业生，有权利去实施代表国家主权的
职能。一个国家没有火车、拖拉机，
缺乏财富，也许会暂时落后，但不会
影响国家的生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
兢兢业业、遵守职责的医生，那就是
“人命关天”；如果没有兢兢业业、

遵守职责的律师和法官，那就会“国
运难安”；如果没有兢兢业业、遵守
职责的教师，那就只能是“末日危途”。

对于学医的经历，张卫奇教授深
怀感恩之心：“它不仅仅让我有机会、
也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更让我有机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自己。医生的经历，
让我学会了对生灵的恭顺，对命运的
忍耐，对他人的谦逊。”

2017 年 8 月 11 日 - 17 日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报道

放慢脚步 让灵魂能够跟上

近日，记者来到德国历史名城明
斯特，拜访明斯特大学分子精神病研
究所张卫奇教授。采访前，张教授首
先饶有兴致地带领记者参观老城，介
绍城市的悠久历史和独特气质。

1648 年，对欧洲历史产生重大影
响的《威斯特法伦和平条约》在明斯
特古老的市政厅签署。市政厅对面的
商人楼房的山墙形成了一道优雅的轮
廓，在其拱廊下坐落着众多精致的商
店。圣保罗大教堂近在咫尺，其面前
广场上的集市闻名欧洲……

半个小时的历史文化之旅后，访
谈在中世纪城墙中的一个时髦咖啡屋
里展开，这也是张教授常与一些文科
同事们探讨学术的地方。

谈起留学，鲁迅先生说过：“有
些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
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
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
张卫奇当年留学的决心是，要做到有
本事和全世界竞争，而不是在同胞面
前夸耀。他坚持不投人所好，不找捷
径，凭着好奇心，努力融入。

他介绍道，初到西德时，波恩的
中国留学生用十个指头就能数出来，
处处都能感受到西德社会对中国的好
奇心。问题五花八门：中国有没有点
灯，有没有火车、汽车，女士是否还
裹脚，是不是多妻制等，把他们当作
“来自晚清时代的学童”似的。

那时，年轻中国留学生的到来，

为德国人了解古老和神秘的中国打开
了一扇小小的窗户。当时张卫奇和同
学们才读了一年多的德语，就能不卑
不亢用纯正流利的德语回答德国人的
各种问题，介绍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令很多德国人刮目相看，也令这些年
轻人们倍感自豪。

而西德人的友好和诚意，以及无
私的帮助，也让张卫奇感到温暖，这
也是德国给他上的第一堂课：“语言
是心灵的窗户。”只有学好当地语言，
别人才愿意与你沟通，你才可能大显
身手。

张卫奇属于经历过“文革”全过
程最年轻的一代人，即所谓的“新三
届”。来到德国后，他格外珍惜学习
的机会。况且那个年代也没有手机，
没有如微信等语音视频聊天软件，与
国内交流很不方便，这也逼着他们完
全融入当地社会。

他在《我们在德国当教授》一
书中分享了一种与国内有趣的交流方
式：“为了更生动地和家里联系，我
想出了一个好点子，买了一台录音机，
放进一盘空磁带，没事就在里面说上
几句话。然后托在德国访问的代表团
带回家，这样也能让在家的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和妹妹听到自己的声音，这
比写信更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现在
想起来，在没有电脑的 80 年代初，
这真有一点穷人的‘土法互联网’的
超前意识……”

初到波恩 学好德语融入当地

心怀感恩 助人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

张卫奇于 1980 年到达前西德首都波恩大学攻读医
学，1988 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在瑞士伯尔尼大学、英
国牛津大学，瑞典皇家卡罗琳斯卡学院和德国哥廷根大
学深造与工作。2008 年，他成为明斯特大学医学院终身
教授，任分子精神病研究所主任。十几年来，他与德籍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托马斯 • 苏德霍夫多次合作，在自
闭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分子发病
机制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上图为张卫奇教授。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摄
谈医学

谈留学

对待科研，张卫奇教授不喜欢去
追热门课题，而是热衷于脑科学中更
有挑战性、冒险性更大的课题。在他
所研究的精神病发病机制领域中，他
的尝试非常大胆。

一个人遭受精神创伤后，基因是
不会改变的。但是通过小白鼠的试验，
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在排除外界环境
因素后，后天的经历仍有可能遗传给
下一代。但是这种“非基因”的遗传
到底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呢？这就
是张卫奇教授觉得很有挑战性、值得
追逐的研究课题。

另外，张卫奇教授是德国华人教
授协会的理事，他介绍道，德国华人
教授们常常思考，如何为中国的年轻
学生和中德科技交流多做点事情。在

他们联合推出《我们在德国当教授》
一书后，教授协会又拟了一套系列书
籍的新题目，暂定为“德国华人教授
看德国”，希望通过这套系列书更加
全面地介绍德国，更加深入地带领读
者走进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

张卫奇教授本人筹划为此写一
本书，介绍德国精神病医疗机构的演
变史。德国人也曾经也对精神病很避
讳，而且德国社会对精神病的宽容度
增高也是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就如
现在中国还将精神病学科称作心理医
学科，将精神病治疗中心成为精神卫
生中心。

他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将德国
对于精神病研究、认识、治疗及宽容
的发展过程呈现出来，帮助国人放弃

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和抵触以及对精神
病人的宽容。

他还强调，精神疾病的治疗基于
一种分析法的思路，主要是以语言交
流为基础，构筑于对生命、社会和人
文背景等的理解之上。当今主流精神
病学科的主要理论和教义都由欧美人
发展和编写，深受欧美语言、社会风
俗习惯、宗教背景等等的影响，所以
中国人在采用这些理论和方法时需要
结合我们的语言特点、人文特色等进
行适当地改良。

基于他本人对中西的语言和文化
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希望能够发挥
这个优势，起到一种桥梁作用 , 为中
国的精神疾病的治疗系统的健全出一
点力。 

 搭建桥梁 为中国精神疾病研究出一份力
谈科研

张卫奇除了关注自己的专业，
同时也很关心中西文化对比，中西语
言对比，中西医学对比和中西人文对
比等。他说，不仅仅要将自己培养成
一台视野深入的“专业显微镜”，更
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一台视野宽广的
“文化广角镜”。 

中国的高校深受英美体系影响，
而张卫奇来到西德才真正体会到，德
国教育系统和英美教学系统有着根本
性的区别。他首先发现德国传统大学
都没有校门、没有围墙，更没有英国
牛津、剑桥或者美国哈佛式的校园，
学校的各个院系甚至实验室和课堂都
分布在城市的各处，真可谓“城市有
多大，学校就有多大”。

这看似只是一个办校和院系组织
的形式问题，但恰好最能体现德国人
办大学的灵魂，即“洪堡的教育理想”，
其核心是：高等学院的最终目的不是
传授知识，而是结合各学科特点的整

体美化教育。也就是说，大学的任务
不是为了培养高级技术人员（那是大
专、中专和技校的任务），而是为了
培养充满情操修养的、有自觉和责任
心的“独立自治的世界公民”。这点
和中国固有的“学而优则仕”的目的
有很大不同。

张卫奇教授说，大学阶段是人生
最美好的年轻自由时光，要努力追求，
努力尝试。如果功利心太强，在开始
阶段就以结果为导向，最终就会同质
化。德国的教育则是赋予你一种能力，
基于这种能力自己去追寻感兴趣、有
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最终教会你成
为一个有教养的公民。他还引用了曾
任耶鲁大学校长 20 年之久的理查德 •
莱文曾说的一段话：真正的教育，是
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
向，是批判性的独立思考、时时刻刻
的自我觉知、终身学习的基础、获得
幸福的能力。

关注教育 文化广角镜看德国
谈教育

除了在学校的教研外，张卫奇
教授还经常受邀举办各种心理健康讲
座，在这些场合，他会结合自己的专
业，深入浅出地为听众“排忧解惑”。

谈到人的需求，最经典的理论就
是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模型。过去，
特别是灾难或者战争时期，人的需求
基本上在安全与生理需求这两个层次
徘徊。在这个阶层，每人都会为衣温
食饱和传宗接代的保障而感到幸福。
现代社会人们以及不能为温饱和传宗
接代的保障而感到满足，他们更关心
的是塔尖的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
可惜金字塔的顶端永远是体量最小
的。若是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标准去定
义幸福（比如考上名牌大学或富裕程

度等），难免会有人因此失落、失意，
甚至发生悲剧。

现代人相比过去有了更多的选择
性、更加独立性。但是当选择过多时，
人们往往因为纠结，变得不再幸福。
人与人之间过分产生比较，可悲的相
对幸福感也就出现了。另外，现代社
会个体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过于的
独立而不懂得分享，也是不幸福的原
因。每个人都会有盲点，有时难免忽
视现实，只看到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张卫奇教授说：传统的中国人很
重现实，偏爱儒家“经世致用”的思
想。中国近代史上的衰落给国人心理
上带来了很多恍惚，带来了对传统文
化的怀疑。美国是一个争分夺秒的国

度，他们在近代史上的飞黄腾达，使
我们对其产生了由衷的羡慕，也使我
们对这种美国式的“争分夺秒”产生
了一种偏爱，非学而用之而后快。有
人说：“热心争分夺秒，就会放弃日
久年长”，美国式的“争分夺秒”也
许就有这种内在的弊病。而欧洲的文
化传统却不乏保持“日久年长”的应
变思路，他希望中国学习西方应该多
一些欧洲，少一些美国。有一句箴言
说：“走得太快就需要停一下，让灵
魂跟上”，也许在全球化、数字化的
今天，我们需要不时地放慢那“争分
夺秒”的脚步，让我们的灵魂有机会
跟上，这也许是让我们得到心理平衡
的重要环节。

日久年长 放慢争分夺秒的脚步会更幸福
谈心理


